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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心香一瓣

鸡笃面筋
□ 王蕙利

我 小 学 班 上 有 位 姓 李 的 同
学，家里曾在老街开过面店，他
家有一门冠绝一方的绝技——汏

面筋。那会经常到小李家“吃白
食”的我，有机会看到那个令人
殊感神奇的操作过程。

作为一款旧时的家常菜，面筋
的口感较素鸡松软，且有一种特殊
的说不出的清淡味道，能任意搭配
其他原料，怎么做都好吃。然要说
到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道鸡笃面
筋。鸡笃面筋，用的不是由面粉洗
出的面筋，而是麸皮。

初夏时节，新麦上市，收割
到家晒干后，用石磨磨成粉，剩
下的下脚料，就是麸皮，对于惜
粮似金的乡民来说，不会将之丢
弃，于是用来汏面筋。

这种用麸皮汏出的面筋，呈

网状结构，质地疏松粗糙，韧性
差，难以包馅。直到现在，一些
老人，仍习惯将带馅的称水面
筋，无馅的叫面筋。

老母鸡在锅里被煮至鸡油全
都熬出，汤面一片金黄时，将面
筋摘成一块块投进去，待它们重
新浮起，便可盛出供食。

鸡汤历来是百搭神物，用此
等美物配上面筋，自然成了上得
厅堂，下得草棚，江湖之远庙堂
之高都青睐的好菜。孩提时的
我，比较反感在鸡汤里加别的东
西，觉着那样会破坏鸡汤的醇
味。唯独鸡笃面筋是例外，因为
这菜主要是吃面筋。

从波澜不惊的热鸡汤中，搛
出鲜嫩柔韧的面筋，先吹两口
气，接着张嘴咬下。麸皮汏出的
面筋，里面难免残留些许褐色麸
皮，煮熟后会产生许多小孔，使
之像块吸水的海绵，把鸡汤的鲜
味全吸了进去。细细咀嚼，面筋
带着微微麦香，松爽劲道，越嚼
越有味。一锅鸡笃面筋，最先完
结的多半是面筋。

额头冒汗地将一只只面筋，
妥帖地送入肚中，口腔满溢着一
股温淡可人，原汁原味的鲜。在
天热厌食的季节，该是多么惬意。

宋代 《本草衍义》：“生嚼白
面成筋，可粘禽虫。”面筋除了讨
喜嘴巴之外，还有游戏的价值。
燠热无聊的暑天，知了声声噪人
心烦。那些在家闷得发慌的顽
童，一旦得知谁家汏了面筋，势
必如鱼得水般地欢跑过去，软磨
硬缠地向那家大人要一点面筋粘
在长竹竿上，而后飞也似的趋往
河边最高最大的树。

三五成群的知了，正在那里
开会。小屁孩们一边睁大眼睛指
指戳戳，一边竖起长长的竹竿轻
轻靠近蝉鸣声响成一片的树上。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竹竿微晃
中，一只黑黑的物事便在嘶叫声
里，落入了为之设下的圈套中。

可惜的是，如今的乡间，已
没有人去汏面筋。虽说市场上多
的是现成货，但那口地道的旧
味，早和着青葱的光阴以及悠适
的乡村生活，一并沉淀下去。

不久前，我来到山西大阳古
镇，观赏打铁花表演。打铁花素
有“民间焰火之最”的美誉。

有个俗语：“打了铁花了”，
就是打了水漂的意思，也就是铁
花四溅等于水花四溅，最后一场
空。然而，当地群众利用“花”
与“发”的谐音，取“打铁花越
打越发”之意，希望生意火红。
打铁花已有千余年历史，2008 年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晚上 8点，广场上人声鼎沸，
高音广播里传来紧锣密鼓的音乐
声，一群穿着汉服的男女上台，
表演了火圈、火把、火转轮和作
为唐朝著名歌姬赵飞燕故里的传
统舞蹈，作为暖场。

“ 东 风 夜 放 花 千 树 ， 更 吹
落，星如雨。”辛弃疾这首词，描
绘的是元宵节打铁花表演的盛
况。在高亢强劲、节奏感极强音
乐的伴随下，一个个汉子轮番上
场，他们头上扎着白色羊肚巾，
赤裸着上身，手拿着一杆杆铁
铲，来到熊熊燃烧的火炉前，舀
上一勺火红炙热的铁水，然后使
劲往天空抛洒。你一抛，我一
甩，他一挥，顿时，火串舔空，
火光冲天，火星飞溅，火花群
舞，火束穿梭，火点辉耀，整个
夜幕下的空中变成一片金灿灿、
红彤彤的世界。

铁水横溢，铁屑奔流，犹如
群星舞动，金星翩飞，川流不息
着一条条金线，好一派“火树银
花不夜天“的目眩与奇景。人们
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追随着打铁
花的好汉们，不断地惊诧着，惊
叫着。表演结束，我询问一位打
铁花者：“你感觉打铁花最难的是
什么？”他回答：“打铁花最难的
不是技术，而是克服直面烈火的
恐惧。”

我见过铁匠“叮叮咚咚”打铁
时铁花四溅的情景；和此次精彩大
场面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越老越像馋佬坯”，不是批
评别人，而是描绘我自己。大概
是退休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关注
吃，越来越欢喜吃，正逐步向

“吃货”靠拢，越来越像上海人讲
的“馋佬坯”。

我的上半辈子其实是不大会
吃、也不怎么在乎吃的。各种各
样的食物摆在面前，不讲究啥色
香味，只管装到肚皮里，“吃到肚
里都是食”。前段辰光在《吃饭像
煞畚砻糠》 的豆腐干文章里，我
曾经提到过 50 年前时在开河工地
上一顿要吃掉足足一斤米的米
饭，用来支撑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样的吃法，当然是狼吞虎咽的
一副猴急相，根本谈不上有滋有
味地享受。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成
功生活水平大提高，吃饱吃好虽
然不成问题，只不过迭个辰光人
的心思大部分放在工作上，很少
去研究食材、调料、烹调、菜系
等方面的问题。

退休以后随着人生角色的转
换，“吃”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我慢慢感悟到

“民以食为天”的深厚内涵，觉得
舌尖上的享受在以后的人生中有
着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现在进
入闵行区“万”字当头的万科、
万象、万达等大型购物中心，走
近各类高档日用消费品的柜台
时，我的目光是茫然、暗淡的，
因为我并不怎么需要这些物品，
觉得它们跟我已经没有多大关
系；而看到那些挂着五光十色招
牌的饮食店，走进食品超市、菜
肴柜台时，我会两眼放光，探照
灯似的扫描琳琅满目、色泽诱人
的食品，想着这次去粤菜店，下

次去川菜店，今天买沙琪玛，后
天买枣泥饼……，想想这个世界
上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有待自
己去享受，以后的人生还有些意
义，还值得珍惜。

这样的认识使我外出旅游的
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旅游，
只钟情于美丽的山水、旖旎的风
光或者感兴趣的人文历史，现在
旅游时则对旅行社提出了更多的
要求：不光要安排好景点，还要
安排好用餐。今年四月中旬，我
和几个老同学“烟花三月下扬
州”，就特地让朋友早早地在当地
预订了正宗的淮扬菜，蟹粉狮子
头、大煮干丝、软兜长鱼 （黄
鳝） ……，痛快淋漓地领略了一
番扬州菜。

我好吃，想吃好，但嘴巴不
刁，不大挑食。什么生煎锅贴、
河南烩面、韭菜盒子……，都可
以是我碗里的菜。记得有位外国
哲人曾经说，越不挑食就越幸
福。喜欢吃的食物多一样，你的
幸福就多一分。我是蛮同意他的
观点的。当然，日常生活中吃得
最惬意的，还是自家的家常菜，
一荤一素一汤，加上香喷喷的白
米饭，就是适适意意的一顿中
饭。今年临近端午节，已经 92 岁
高龄的老母亲和往年一样，为小
辈们早早地包好了三角肉粽。这
粽子吃到嘴里，又香又糯又鲜，
感觉好到没有啥食品能够与其媲
美，真是满满的幸福感。

不挑食不等于我对美食没有
追求。前几天在微信抖音上看到
一段视频，评论传统的中国八大
菜系，一一点评了粤菜、川菜、
苏浙菜等现在的地位。我注意到
视频里特别提醒说，除了传统的
八大菜系外，云南的滇菜值得关
注，因为云南那儿各种各样的食
材无论荤素都特别好，只是滇菜
的烹调技术还有待精细化。如果
烹调技术上去，滇菜完全可以走
在八大菜系的前列。看到这个视
频，我又兴奋起来，盘算着什么
时候去云南旅游，再去光临昆明
的 《菌王府》，大唰一顿宜良烧
鸭、白油鸡枞、汽锅鸡、大救
驾，品尝一碗“过桥米线”。

没有办法，好像变得越老越
馋，越来越像馋佬坯，恐怕无可
救药了。

M 人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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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汗盐湖
□ 刘岭梅

从上海飞行3个多小时，来到西
宁，然后马不停蹄，乘青藏火车，凌
晨时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格尔木。格尔

木是县级市，但面积比海南、宁夏加
起来都要大。这里盐湖的资源非常
丰富。察尔汗盐湖周边，满目的荒凉
和苍茫，不见一缕人烟， 也极少看
到绿色植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国的地矿科技工作者，在这鸟不拉屎
的地方寻找矿物资源，有多么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啊。

来到盐湖公司，首先参观察
尔汗盐湖。在阳光照耀下，湖水
波光粼粼，色彩缤纷，如梦似
幻。走在湖边结晶盐铺就的平板
路上，这些因水分不断蒸发而形

成的坚硬盐盖，孕育了晶莹如
玉、变化万千的神奇盐花，如宝
石般闪闪发光。

随后我们来到盐湖博物馆，
这里记载了几代人探索、发现、
研究、开发盐湖的艰难历史，我
们看到，盐湖蕴藏着氯化钠、氯
化钾、氯化镁、氯化锂等十几种
资源，总储量达500多亿吨，是中
国最重要的矿业基地之一，我国
农田，普遍缺钾，而青海盐湖化
工公司拥有 500 万吨/年钾肥生产
能力，产能位列全球第四。

M 乐享生活

那一碗炸酱
□ 姜凯

母亲心思巧，常常将最普通
的食材进行组合搭配，制作成滋
味馨香，其中，炸酱就是最经典
的家常菜。

先用葱花、生姜爆个油锅，
再依次放入煮熟的黄豆、花生、
肥瘦相间的肉丁和土豆丁，大火
翻炒至半焦，将少许东北大酱倒
入锅内。一勺糖是必不可少的，
快速扒拉几下，加水，煮沸后盖
上锅盖小火慢炖至汤汁快干时，
再加入切好的红绿辣椒丁，稍微
翻炒后，香喷喷、色香味俱佳的
炸酱上桌了。

琼珠苏万物，雨洗岁时新。
滴滴答答的春雨声中，各种春菜

次第登场。餐桌上清香可口的春
菜与炸酱是绝配，尤其那粉白鲜
嫩、珠圆玉润的小水萝卜，更是
一道代表新春之美好的家常菜，
洗净后直接蘸酱吃，脆生生，水
灵灵的，养眼又爽口。

东北不管哪家饭店，可乐不
一定有，但炸酱或者豆瓣酱不可
或缺，尽管酱里的内容没有家里
的丰富，但足以开胃下饭。如有
挖来的野菜，凑成一盘蘸酱菜，
春天便在大家口中蔓延回味。

绿肥红瘦，风暖昼长，袅袅
绿韵悄然拉开夏的序幕。此时，
伺候餐桌上酱碗的，有青葱、黄
瓜、开水汆过的菠菜等等。暑热
天气里，过水面一碗，拌上一大
勺炸酱，焉有食欲不振一说？将
干豆腐皮放在开水中烫一下，切
成大小适中的方块，用来卷蔬菜
蘸酱吃，则又是一番滋味。再或
者将新鲜的小土豆，东北特有的
大绿皮茄子蒸熟晾凉，切几段鲜

嫩的葱白，与炸酱搅拌在一起，
与米饭或者馒头配伍，不知不觉
中，盘净碗空。

这时节，繁华三千，不如一
饭一蔬一酱。

我读财校时，食堂伙食太差，
从家里带一瓶炸酱是必须的。如
此，学校剌嘴的玉米面大饼子，清
汤寡水的白菜炖豆腐，白菜炖土
豆，白菜炖萝卜等，在炸酱的调味
下，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结婚成家后，我照搬母亲的
炸酱手艺，时不时地调剂一下小
家庭餐桌上的口味。早餐时，把
馒头片煎成金黄，抹上炸酱，再
配上一碗稀溜溜的小米粥，这是
儿子最喜欢吃的。定居上海以
来，我家先生又接手这份家传，
并经常做一些小小的改善，比
如，加点腊肠丁、香菇丁等。

细细碎碎，装饰了平凡的日
子。那一碗炸酱，让我时常怀念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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